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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小芝跟着高晨到北京后，很
快在住处附近的美食城找到了份包
饺子的活儿。月薪三千，包吃住。
田小芝在店里吃，却没有住那里，高
晨这里好好地租着房呢，两个人能
每天在一起，是最快乐的事情。

高晨下午五点半下班，田小芝
是六点半。高晨下班后可以去接
田小芝，然后一起逛逛超市，买些
水果、馒头、菜什么的，早饭晚饭田
小芝会给高晨做。

田小芝包饺子的美食城在地
下一层，一溜二十几个小店，都是
一个柜台一个操作台，门头上做了
灯箱广告牌，图文并茂着展示小吃
店的亮点。小店的前面，四排褐色
桌椅整齐排列着，纵向延伸，每个
桌上都有盆娇嫩的绿萝。田小芝
娇小的身影在一个亮着“纯手工水
饺”招牌的小店里忙碌。

田小芝下班后出来，要先上天
桥，下了天桥，走到街这边来。高
晨到天桥后，先发一条微信给田小
芝，“我在看象棋”，然后在天桥旁
边的象棋摊前等，看漏洞百出的棋
局，听对弈的人用地道的京片子调
侃。田小芝下班才有时间看手机，
她看到高晨的微信后，并不急着
回，等到走上天桥，看见高晨了，才
回条微信，“我在天桥上”，高晨抬
头，田小芝正走在天桥中央。

站在天桥上的田小芝，脚下
是不息的车流，黄昏的阳光有点
发黄却有着毛绒绒的温暖和亮
丽 ，正 照 着 田 小 芝 望 过 来 的 笑
脸。田小芝大眼睛，长发，穿着红
色的外套，微微地笑，这些使她有
着一种穿透力。这种力，高晨不
知道是如何形成的，但这种力无
比强大，穿透了婚后十几年反复
叠加难以统计的琐琐碎碎喜怒哀
乐，穿透了密密麻麻晦暗明媚厚
厚薄薄的日子，直抵高晨的胸口，
而且迅疾地进入高晨心底最柔软
的那部分。高晨觉得，因为天桥
上田小芝的微笑，日子也一天天
地鸟语花香起来。

每天下班，能看见天桥上田小
芝的笑容，是高晨期待和享受的愉
悦。这愉悦不仅美好了日子，还坚
定了高晨对明天的憧憬。随着时
间积累，田小芝变得越来越自信和
快乐。

有天晚上，田小芝说：“高晨，

我们应该再往前一步。”高晨不明
白田小芝的意思，问：“什么往前一
步？”田小芝说：“我想了好久了，我
想在美食城租个小店。”高晨愣了
一下，有点惊讶，他万没想到，田小
芝来北京短短半年多，就从什么事
都要问他主意的人变成了敢独闯
世界的人。田小芝接着说：“美食
城里有个小店房租到期，店主改
行，我想租下来，早上卖包子、胡辣
汤、八宝粥，中午卖饺子，下午买食
材准备第二天的生意。租金也不
贵，可以季交，两万多。扎的本钱
不大，每天就能见着钱。”高晨张张
嘴，一时竟然找不到什么合适的
话。田小芝又说：“既然来北京了，
就应该大胆闯闯，再说，人活着吃
饭为大，只要好好做，凭良心做生
意，我想小吃店生意不会差。”

小吃店开张了，生意果然很
好。田小芝买食材都是挑最好的，
挑最新鲜的，田小芝说，吃的东西
可不敢打马虎。很快，田小芝一个
人忙不过来，又雇了一个大姐。田
小芝让高晨搬回公司宿舍，她和那
个雇来的大姐一起住。田小芝丰
富了包子、饺子的品种，小吃店回
头客很多，生意越来越好，田小芝
忙得团团转。

高晨下班和节假日都要到小
吃店帮忙，他每次走到天桥旁的象
棋摊前都会停留几分钟。看看漏
洞百出的棋局，听听对弈的人用地
道的京片子调侃，然后抬头望天
桥。天桥有时候空空荡荡，有时候
是匆匆忙忙的行人，没有田小芝站
在那里笑着望过来了。高晨心头
有着一种淡淡的失落。

进了小吃店，高晨看见田小芝
娇小的身影忙忙碌碌，以及每月高
出自己工资很多的营业额，他心里
有着深深的疼惜和自豪，还有些无
奈。靠自己的辛勤和智慧，打拼出
幸福的生活，田小芝做的没有半点
错，孩子大学的生活费、家里的房子
要翻新、买辆车……高晨洗洗手，撸
起袖子帮忙。

高晨每次来小吃店帮忙时，都会
在天桥旁的象棋摊前停留几分钟。
看看漏洞百出的
棋局，听听对弈的
人用地道的京片
子调侃，然后抬头
望望天桥……

一天午时，在王寡妇饭馆喝了点小酒的
徐麻子披件日军黄呢大衣，从东街摇摇晃晃
朝西街这边走来。徐麻子是曲水镇的日伪
维持会长，自从投靠了日本人后，更是飞扬
跋扈，干尽了欺男霸女的勾当，曲水镇的老
百姓都把他看作凶神恶煞，谁也不敢招惹
他。

酒醉饭饱的徐麻子，一边捏着牙签剔
牙，一边哼着“苏三离了洪洞县”，只顾眼冒
四天往前走，冷不丁与一个汉子撞个满怀。

“他妈的！哪来的杂种？瞎眼了！”
“讨饭的。”那汉子把头上破草帽往下压

了压，低着头轻轻地回了一声。
“叫花子也敢撞老子！”徐麻子那双冒着酒气
的红眼一鼓，抡起巴掌便掴过去，那汉子把
头一缩，头上的破草帽被徐麻子掴飞了一丈
远。

徐麻子定睛一看，眼前是个头发蓬乱，
身材瘦小的叫花子。见自己的巴掌没有掴
在叫花子脸上，徐麻子更是恼怒，未等对方
开口，就拼拢两根手指头用力朝叫花子胸口
戳了过去，没想到这一戳，像戳在一抉铁板
上，两根指头顿时生痛起来。徐麻子知道自
己遇上了硬茬，正要招呼帮手来对付叫花
子，叫花子却淡定轻快地朝徐麻子移了几
步，抬起手掌在徐麻子的肩膀上边拍了拍边
笑着说：“你这位先生喝多了酒吧，何必跟我
一个叫花子过不去呢？”说完，捡起被徐麻子
掴在地上的破草帽，拍了拍沾在草帽上的灰
土和草屑，把草帽往头上一扣，还没等徐麻
子回过神来，便消失在人群中。

徐麻子气咻咻回到家，刚坐下来，觉得
口内异常干燥，便伸手端起桌上茶杯，茶杯
还没送上嘴唇，觉得后背猛地一阵酸麻，继
而难以忍受的疼痛。开始他还以为自己戳
那汉子时用力过猛，伤了自己的肋骨，可过
去了半天还是不见好转。心想，就算自己用
力过猛，那也应该伤的是两根手指怎么也伤

不了后背呀。七思八想，徐
麻子心头忽然一惊，想起中
午在街上被那个叫花子拍
了两下肩膀，才感觉到或是
被那叫花子在他身上做了
什么手脚。

徐麻子曾听人有板有眼说过一件事，说
是某地两个人发生争斗，其中一人被对方下
了“五百钱”，不是把那人找来化解得快，险
些送命。据说“五百钱”是武林中人流传下
来的一门点穴秘笈，学艺时先交五百文铜钱
学点死，后交五百文铜钱学点生，因而得名

“五百钱”。
想到“五百钱”，徐麻子心中顿时慌乱起

来，赶紧打发人去找那叫花子给他化解。可
派出去的好几个人找遍了周围四乡八镇，就
是没见到那叫花子的踪影。就在徐麻子万
念俱灰、一心等死的那天晚上，手下人来报，
说是看到那叫花子坐在王寡妇饭馆门口的
台阶上吃饭。徐麻子心里一惊，这小子胆大
包天，竟敢回来，老子要扒他的皮！转而一
想，先忍着，待解除了疼痛再说。于是，赶紧
叫人把叫花子请来，好酒好肉招待他，还一
个劲儿向叫花子赔礼道歉。

叫花子看了看脸上堆满笑容的徐麻子，
觉得他似乎有了几份悔过之意，便笑着说：

“看来徐会长还有救啊！”说摆，扶起徐麻子，
用巴掌在他背上摸了几下，这一拍还真神
奇，徐麻子背上疼痛即刻消失了。

事情本应到此了结，可徐麻子并没真心
悔过，他之所以伏在地上朝叫花子磕头，只
是为了保命。现在穴解开了，命保住了，想
到自己堂堂一个维持会长却低三下四地向
一个叫花子磕头求饶，这事要传出去了，不
但他在整个曲水镇威风扫地，日本人更会把
他当狗一样看待。想到这一层，徐麻子恶向
胆边生，假意将叫花子请进家中摆酒赔礼，
暗中却派人向日本人报告，诬陷叫花子是新
四军游击队的探子，让日本人把他抓到县城
日军宪兵队蹲了号子。

叫花子在宪兵队虽说被鬼子打得遍体
鳞伤，但他哼都没哼一声，日本人见从他嘴
里也审不出什么有用的情报来，便准备第二
天把他拉出去枪毙。可第二天行刑前，日本
宪兵发现监牢的屋顶上穿破了一个洞，除了
地上掉落的一堆破瓦外，不见叫花子半点踪
影。

徐麻子以为“五百钱”点穴已被叫花子
化解可以高枕无忧了，就好了伤疤忘了痛，
继续在曲水镇飞扬跋扈，作恶无尽。镇上那

位开小饭馆且颇有姿色的王寡妇经常向那
些蓬头垢面的叫花子施舍，徐麻子就恨上了
王寡妇，隔三差五地带人去刁难她，调戏
她。那一天，徐麻子在王寡妇饭馆里喝多了
酒，见王寡妇又将剩饭施给叫花子，硬说王
寡妇和叫花子有一腿，当镇上人的面把王寡
妇的裤子扒掉，用穿皮鞋的脚在王寡妇屁股
上用力蹬，蹬一下就留下一个红红的鞋印。
徐麻子却笑哈哈地说，这是给王寡妇盖的淫
妇印……在徐麻子的威逼和羞辱下，王寡妇
只好关张停业，逃离了曲水镇。

其实，叫花子并没有完全相信徐麻子能
改得了狗吃屎的本性，化解时留了一手。没
过多久，徐麻子背上的疼痛又复发了，只能
靠贴膏药来缓解。这膏药开始几天对止痛
还有些作用，可过了三五天，什么灵丹妙药
都化解不了他背上的疼痛。他只好厚着脸
皮去县城监狱找那叫花子再次给他化解，可
叫花子早已逃脱，不知去向。

能从日本宪兵队逃走，这叫花子可真不
是一般的人呢！更让徐麻子想想都后怕的
是，说不定在哪个月黑风高之夜，叫花子就
来要了他的性命。就这样，一天到晚心惊胆
颤的徐麻子连大门都不敢迈出，加上背上膏
药贴了两个多月，疼痛日益加剧，导致半边
身子经络不通，血脉滞阻，左脚萎缩，走起路
来一摇一跛的。日本人见徐麻子再也为他
们办不了什么事，就把他头上那顶维持会长
的帽子给了别人。手底下那群跟着他混的
地痞见徐麻子在日本人面前失了势，都纷纷
投靠了新维持会长。更让徐麻子没想到的
是，不久，他娶的小妾卷走了他榨取来的所
有钱财，跟一个来镇上唱戏的小生跑了。

几年后，镇上来了一队解放军，带队的
是一位身材瘦小的军官，当他看见欢迎的人
群中有一个叫花子，似乎很眼熟，便止住了
队伍，正要上前打声招呼，那叫花子也认出
了朝他走来的军官，便丢下手中的破碗，双
手抱头，一瘸一拐地扭头就跑，一边跑，一边
惊恐地高喊：长官饶命啊，徐麻子再也不敢
作恶了！

徐麻子这一喊，镇上的百姓便拍手大笑
起来。见状，那位军官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继续领着队伍迈开了铿锵的脚步。

青春年少青春年少，，张狂无边张狂无边。。
在高一夏季假期中的一次聚会上在高一夏季假期中的一次聚会上，，酒后酒后

的少男少女们大谈理想的少男少女们大谈理想。。大家的梦中情人大家的梦中情人、、
美到极致的乔的理想惊到了所有人美到极致的乔的理想惊到了所有人：：我长大我长大
了想当皇后了想当皇后，，但不知我的国王但不知我的国王，，会在世界的会在世界的
哪个地方等着我哪个地方等着我？？希望他在我三十五岁生希望他在我三十五岁生
日前来娶我日前来娶我。。

听到从乔性感的小嘴里吐出来的这话听到从乔性感的小嘴里吐出来的这话
语语，，男孩子们面面相觑男孩子们面面相觑，，女孩子们的嘴巴都女孩子们的嘴巴都
统一变成了统一变成了OO字形字形。。

这个话题大家私下里议论了一段时间这个话题大家私下里议论了一段时间
后后，，就被淹没在了紧张的学习氛围中就被淹没在了紧张的学习氛围中。。

上大学上大学，，考研考研，，工作工作，，成家成家，，生儿育女生儿育女，，不不
知不觉知不觉，，大家都步入了中年大家都步入了中年。。

同学们偶尔联系同学们偶尔联系，，总会互相问一句总会互相问一句，，乔乔
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结婚？？

莲和乔是闺蜜莲和乔是闺蜜，，莲已经有了一双儿女莲已经有了一双儿女。。
她经常带全家和乔一起吃饭她经常带全家和乔一起吃饭，，让她感受有家让她感受有家
的美好的美好。。更是多次给她介绍男朋友更是多次给她介绍男朋友，，她对人她对人
家总是不冷不热的样子家总是不冷不热的样子。。

不久前不久前，，莲突然发现莲突然发现，，乔好像对追求她乔好像对追求她
的一位富三代动了心的一位富三代动了心。。她问莲她问莲，，你感觉马克你感觉马克
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很般配呀你们很般配呀！！莲惊喜地表示赞同莲惊喜地表示赞同。。
他各方面的条件是不错他各方面的条件是不错，，但我还是感觉但我还是感觉

差那么一点点意思差那么一点点意思，，具体差在那儿具体差在那儿，，我也说我也说
不上来不上来，，就是心理感觉就是心理感觉。。

这天这天，，诺给同学们打电话说诺给同学们打电话说，，我从国外我从国外
刚回来刚回来，，想请大家一起聚聚想请大家一起聚聚。。他要不自我介他要不自我介
绍绍，，大家都快把他忘了大家都快把他忘了，，一是他长得一般不一是他长得一般不
说说，，还不太爱说话还不太爱说话。。特别是这些年了特别是这些年了，，他谁他谁

也没有联系过也没有联系过。。
毕竟是同学毕竟是同学，，中年了中年了，，大家都开始念旧大家都开始念旧

了了。。
一说聚会地点安排在了凯越大酒店一说聚会地点安排在了凯越大酒店，，大大

家都逗他家都逗他，，你小子发洋财了你小子发洋财了，，肯这么出血请肯这么出血请
大家大家。。

聚会这天聚会这天，，诺一身西装站在门口迎接大诺一身西装站在门口迎接大
家家。。

酒店大宴会厅里富丽堂皇酒店大宴会厅里富丽堂皇，，乐队演奏着乐队演奏着
舒缓的钢琴曲舒缓的钢琴曲。。大家一见面大家一见面，，好不亲热好不亲热，，拥拥
抱抱、、握手握手，，久久不想分开久久不想分开。。许多人见到了自许多人见到了自
己的初恋情人或心仪对象己的初恋情人或心仪对象，，心里不免还是有心里不免还是有
些兴奋些兴奋。。

酒宴开始前酒宴开始前，，诺站起来讲话诺站起来讲话：：各位亲爱各位亲爱
的同学们的同学们，，我是咱们一起在海门一中上过学我是咱们一起在海门一中上过学
的诺的诺。。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了，，肯定有很多同学记不起肯定有很多同学记不起
我是谁了我是谁了，，这很正常这很正常，，因为那时我在咱同学因为那时我在咱同学
中太普通中太普通。。我大学毕业后就出国了我大学毕业后就出国了，，先是在先是在
新西兰新西兰，，后到了非洲后到了非洲，，我去过三十多个国家我去过三十多个国家，，
就为了圆心里的一个梦就为了圆心里的一个梦。。今天我有些激动今天我有些激动，，
因为我这个梦和咱们中的一个同学有关因为我这个梦和咱们中的一个同学有关，，大大
家稍等我一下家稍等我一下，，我去换一下服装我去换一下服装。。

几分钟后几分钟后，，一位戴着头饰一位戴着头饰、、穿着长袍的穿着长袍的
人走了出来人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穿着异域服饰的男身后还跟着穿着异域服饰的男
孩女孩和妇女们孩女孩和妇女们。。有人惊呼有人惊呼：：这不是诺吗这不是诺吗。。
不知谁带的头不知谁带的头，，现场响起了欢呼声现场响起了欢呼声，，诺身边诺身边
随行的孩子和妇女们一起唱起了歌随行的孩子和妇女们一起唱起了歌。。

静下来后静下来后，，诺继续说诺继续说：：我现在是非洲撒我现在是非洲撒
哈拉沙漠以南的离玻岛的酋长哈拉沙漠以南的离玻岛的酋长，，也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
那个部落的首领那个部落的首领。。酋长制在当地是世袭的酋长制在当地是世袭的，，
但在我这儿破了个例但在我这儿破了个例。。我被人劫持过我被人劫持过，，也被也被

人追杀过，患上霍乱，差一点活不过来，可以
说，经历了九死一生和许多无法想象的磨
难，才终于走到了今天。我把中国的中药材
一点点引进到我们岛上，根据当地的土壤、
水质、气候等试种、种植，摸索管理方法，经
历了几百次的失败和试验，才慢慢获得了成
功，也得到了全岛人的拥护。后我又把中国
的中医学引进到非洲，得到了很多非洲人的
认可。我穿的这是我们的土族服装，这些都
是我的臣民。

我知道，今天是我们一位同学的生日，
也是我刚才说的，和圆我心里的一个梦有
关。十七年前夏天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她
说：我的理想是，将来要做皇后。那一刻，我
就把她这话牢牢记在了心里。今天，我终于
有资格向她求婚了。说着，诺走下了台，缓
缓向一个人走去，身后跟着他的那些臣民。

他停下脚步，单膝跪了下去。
眼前的乔早已是泪流满面。
今天来参加聚会前她还犹豫了一阵，马

克送她的豪宅钥匙她没接，想带他去马尔代
夫度假也没答应。好像冥冥之中，上苍对她
说，再等等，再等等。她也隐约感觉到，好像
远方有个人在向她召唤，细想想，又想不起
来那人是谁。所以她才没有答应马克。

这时，宴会大厅里响起了婚礼进行曲。
大家齐声高喊：嫁给他，嫁给他。
诺的那些臣民们咿咿呀呀的起劲喊叫

着，蹦蹦跳跳，个个露着洁白的牙齿。
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初。

听我男人说，翠英的男人连山
和一个湖南女人住在了一块。你
说男人咋这么贱？玉凤悄悄地告
诉麦香。

麦香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她
曾听说外出打工的有组成临时夫
妻的，想不到还真有这回事。

年初，男人要麦香和他一起出
去打工，说两口子在一起才有家的
感觉。麦香起先答应了。可临走
时她想起娘身体多病，想起娃刚刚
上小学，想起地里麦子正在返青，
打起了退堂鼓。

玉凤说，麦香，外面诱惑大，你
可要看紧你家祥生。

麦香脸一红，笑着说，他有贼
心也没那个贼胆。他有把柄在我
手里攥着呢。

回到家，麦香还在想着那件
事，连做饭也没心思了。

一阵阵南风吹送过来，空气中
弥散着麦香。

麦香给祥生打电话，焦急地
说，要收麦了，一个人忙不过来。

祥生急急地赶了回来。他看
见麦香磨好的镰刀，埋怨地说，村
里不是有收割机吗？

麦香说，自己种的麦子自己收
心里才踏实。

祥生又说，出两个钱多省事！
麦香盯着祥生看了一会儿。

说，你是不是不想家了？是不是在
外面有人了？祥生一听急了，他一
急，脸涨得通红，说话也有些磕
巴。咋不想家？我还想吃你……
你包的饺子呢。工地进度紧，我这
一回一去耽误三四天，要少挣七八
百呢。

麦香瞧见祥生发急的样子，心
里暗暗发笑。男人还是原来的男
人，没有变。她心里踏实了，转身
去给祥生煮饺子。

日子过到了七月。这天，麦香
给祥生打电话，焦急地说，娘又发

病了，你快回来瞧瞧。
祥生急急赶回来，进屋却见娘

气色不错，不像生病的样子。他生
气地对麦香说，娘这好好的，咋回
事呢？

麦香说，回家看看娘不应该
吗？你是不是不想家了？是不是
在外面有人了？ 祥生一听又急
了，咋不想？我还想吃你……你下
的面条呢。工地正忙，我这一回一
去三四天，又要少挣好几百哩。

麦香瞧见祥生发急的样子，心
里暗暗发笑，转身去给祥生下面
条。

转眼到了十月。这天，麦香给
祥生打电话，焦急地说，娃不想去
学校，你快回来瞧瞧。

祥生急急赶回来，见娃蹦蹦跳
跳地背着书包回家。他生气地对
麦香说，娃不在上学吗？咋回事
呢？

麦香说，回家看看娃不应该
吗？你是不是不想家了？是不是
在外面有人了？

祥生一听急了，咋不想？我还
想吃你……你做的酸白菜呢。工
地事多，我这一回一去耽误三四
天，又要少挣几百元了。

麦香瞧见祥生发急的样子，心
里暗暗发笑，转身去给祥生做饭。

进入腊月，打工的陆陆续续回
乡。小年那天，祥生来电话说，工
地正缺人手，他想再干几天，挣个
路费啥的，还要三四天才能回家。
麦香听了不知不觉眼眶湿润了。

麦香从村头回来，玉凤拉着麦
香说，你家祥生真顾家！听我男人
说，他在外面舍不得吃舍不得用，
能挣钱的活不惜力气。你说他到
底有啥把柄落在你手里？

麦香笑着说，有啥把柄？那是
我糊弄你的。要说真有把柄，那就
是他的娘，他的娃，还有咱家那几
亩自留地。

天桥上的微笑

五百钱五百钱
◆江西 姜新华

◆河南 飞鸟

◆北京 王培静爱情童话 把 柄
◆湖北 李义文

老爸今晚回到家，一脸的不高兴。见到
我和老妈，没头没脑地喧泄起来。

简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中文系学
生，居然不喜欢《红楼梦》！

见我和妈没反应，他自顾自地沉浸在他
的情绪中。

问卷调查，居然占了三分之一的人数。
简直是荒唐！还中文系呢？读啥中文系？
回家放牛去得了……

妈不但不“附议”，还掩着嘴笑。
老爸被气坏了。都说人在情绪最激动

的时候，语言是苍白无力的。憋半天，爸就
说出一个字：你……

妈说，你什么你？你是搞文学的，我是
搞哲学的，你的事，我不懂。

我们家就仨组成。老爸是中文系教
授。老妈是哲学系教授。我正在读大二。
爸和妈的基因都遗传了给我，我既喜欢文
学，也喜欢哲学，可我，偏偏选择读历史系，
因为我特喜欢历史。

今天我得了奖学金，我请客，已告诉妈
别做饭了，到“相约今宵”去撮一顿。

“相约今宵”虽店名时髦，与时俱进，可
它的本色没变。置身于广州不可多得的骑
楼系列中，保存完好。装璜古色古香，传承

着百年老店的风貌。饮茶，点心，靓汤，也是
地道的老广州风味。

小时候，妈就常带我来这里喝茶，或早，
或晚。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特喜欢这茶楼的
云吞面。皮薄嫩滑，真像一朵云，入口即化。
馅特讲究，除了猪上肉入料外，还加上新鲜虾
仁搭配，清甜可口。面条精细如丝，碱水特
重，呈鸡蛋黄色，嚼之脆生生的贼响。八岁那
年，我和妈又一次光顾这老店。我自然的又
要了一碗云吞面，并替妈作主也来碗云吞
面。可妈不要，她说她要碗艇仔粥。

吃着的时候妈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最
好的，是吗？我说，是，我最是喜欢这云吞面
了。妈说，这没错，对口，对心。可是，你不能
认为你最喜欢的，别人也一定喜欢呀，更不能
强迫别人也喜欢。就像刚才，你替妈点了云
吞面，就不对了。各人有各人的胃口。也叫
情性，个性。不信，你以后和同学一起饮茶的
时候试试，保证有和你一样喜欢云吞面的，也
有和妈一样喜欢艇仔粥的，还有两样都不喜
欢，喜欢牛肠粉什么的。妈说的真没错，我日
后和同学三三两两饮茶的时候，还真是应验
了。长大以后，我知道这是妈对我进行的哲
学启蒙教育。

“相约今宵”就在我家住的马路对面，就

几步路。我们很快就来到了。还好，今晚顾
客不是特多，我们很快就找到座位了。老爸
余怨未消，不哼不哈的。我照样点了我特爱
的云吞面，并替妈点了艇仔粥，正要为老爸
点牛肠粉的时候，忽然灵感来了，我故意问：
爸，你吃什么？老爸说，我要吃什么你小子
不知道吗？我说，老爸你今晚情绪不对呀，
要不要换换口味？老爸没好气地说，不换，就
牛肠粉，来两碟。特饿。好勒，我向他扮了个
鬼脸。

这间老店，真的是好。不一会，这三种
四件很快就齐刷刷摆在桌面上了。老爸张
嘴要吃，我说，老爸，慢，能问你一件事行吗？

老爸不管我，边吃边说，说，啥事儿，这
么神兮叨叨的。

你不是陕西人吗？打小就吃面，面是主
食。怎么现在偏爱吃大米做的肠粉了？

爸没正面回答我，反问，这是个问题吗？
那么请问，教授先生，人家不喜欢红楼

梦是个问题吗？
妈反应神速，把拇指伸过来：宝宝（我乳

名），你太聪明了！
爸被问哑了，噎在那里。良久，笑了笑，

小子，怎么跟你妈一模一样，丝毫不差。过
了一会，又说，有道理，有道理哦。

聪明，宝贝
◆广东 陈振昌


